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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第一个中秋节
傍晚，管桐回家了。吃饭

的时候顾小影才想起来老妈的
嘱咐，便问管桐：“中秋节去哪
里过？”“回家过啊。”管桐理所
当然地一边看电视一边答——经过他的强烈要求，顾小影
终于还是妥协了，转而陪他一起看她认为是味同嚼蜡的《新
闻联播》。

“你家还是我家？”顾小影盯着管桐问。“我家不就是你
家？”管桐有点转不过来，纳闷地看看顾小影，“我都跟爸妈
说好回去了，他们让你多穿点，说是海边风大。我说你就是
海边长大的，肯定知道，所以也没跟你说。”

“哦。”顾小影明白了，“那就是去你家？那我爸妈怎么
办？上大学后，除了军训那年，我每年都要赶回去陪他们一
起过中秋节的，”顾小影有点感伤，“早知道就不要这么早结
婚了，如果我不在家，我爸妈该多难过。”

“那怎么办？要不就一起去我家？”管桐建议，“结婚那
次太仓促，也没好好转转吧？这次来，我带爸妈四处转转
啊！”“好像你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我爸就说过，他曾经在
你们R城挂职三年。”顾小影看管桐一眼，“你想带他参观什
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嗬，难得啊！”管桐忍不住笑
了，“老婆你居然还知道这么专业的词汇？”“懒得理你。”顾
小影喝口粥，过会儿才说：“我爸说不如两家一起过节，算是
大团圆。”“好主意啊。”管桐点点头，“那就这么办。”“那你打
电话给你爸妈，让他们买车票吧，提前给个车次，咱们去
接。”顾小影喝完粥，起身收拾餐具。

管桐叹口气，也站起身帮忙收拾，只是一边收拾一边
说：“老婆，我再补充说明一次，那也是你爸妈。”顾小影一
愣，点点头道：“哦，不好意思，说习惯了，不太容易改。”说这
话的时候，她眼睛里有点歉意，然而总还有一些情绪，依稀
带着些茫然。

那晚睡觉前，顾小影躺在床上，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
想：在此之前，她原本不知道，称呼别人的父母为“爸妈”，居
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她生命中的前26年，这个称呼代表着一种血缘上的
亲近，是一种天性的信任，亦是一种本能的依赖。然而伴随
一场婚姻而来的，除了一个丈夫，还有一对毫无血缘、甚至
一丁点共同语言都没有的“爸妈”。他们也是她的至亲，甚
至也是她深深感激的人——她很清楚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
养育，断不会有今天的管桐。可是，要跨越那道感情的鸿
沟，也真的是很难——或许只有结婚以后才知道，要像称呼
自己的父母那样，随意自在地唤别人的父母一声“爸妈”，不
是不可能，但需要充足的时间。因为，心灵不是石头，不能
打磨，只能滋润。

就这样，按照老顾同志的建议，中秋前夕，R城人民与F
城人民，终于怀着对子女的无限热爱，齐聚省会G城。

顾小影想和爸妈一起住的要求显然没有获得批准——
最终还是管利明和谢家蓉住在管桐和顾小影的房子里，而
顾绍泉和罗心萍住在顾小影家附近的旅馆里。

第二天上午，一行人踏上了去往南部山区的路途。管
桐、管利明、谢家蓉乘出租车在前面引路，罗心萍开车在后
面跟着，车里还载着顾绍泉和顾小影。

半小时后一行人终于浩浩荡荡到了南部山区，是管桐
事先订好的农家乐，郊区农民的鱼塘边，早就有人支上了渔
竿。顾爸看见那一排摆好的小板凳就很开心，兴高
采烈地租来了渔竿，小心翼翼地往上面挂蚯蚓。

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
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
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

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
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
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
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
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
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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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柚县有两个刘星明：一个是人称“刘半间”的县委书记，一个是李济运的同学“刘差配”。李济运身为县委常委、
县委办主任，也是县委书记刘星明的得力助手，却因政府选举风波两人貌合神离。乌柚县把选举中的差额配角叫做差
配，差配干部的角色很有些暧昧。原定的差配干部舒泽光不肯合作，李济运推荐的同学刘星明却在会场突然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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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亢奋多是虚火导致
上火就是身体里有了超出正常的、

使用不完的能量，要发泄出去。上火，从
一个角度说明生命力尚可，也预示着对
生命力的消耗。比如年轻人的性欲亢
进，也似一种能量发泄，那就未必是好事
了，很可能是无欲或者性欲淡漠的前奏，
往往被诊断为“相火妄动”。

正常的人体之火是元阳，是“君
火”。君子之火，有贵族气，守规矩，有
度，只发挥生理效应，适可而止，不会为
非作歹。和它相对的，中医称之为“元气
之贼”，就是“相火”，是一种贼火。

肾的“相火妄动”时就会出现性欲亢
进、月经提前、手脚心热、失眠等问题。
要用归肝肾经的苦寒药物降火，否则那
种亢奋的虚火就要耗竭身体，最后进入
性冷淡、性无能状态。

性欲亢奋的发展过程也和重病时的
回光返照相近。性冲动是通过一节一节
神经的接续来完成的。神经和神经之间
有个结构叫神经突触，受到刺激后会放
出一种叫做神经递质的物质，神经递质
会从前一节神经进入到下一节，传递冲
动。如果突触长时间传递兴奋，使人持
续保持亢奋状态，它内部的递质就会被
很快用光，或是合成递质的原料会减少，
被耗空，慢慢地，神经的冲动就传播不下
去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耗竭，有心无力，

心有余力不足了。人就会从亢奋的阴虚
转为消极的阳虚，由原来的好色纵欲变
成坐怀不乱，从性欲亢奋变成阳痿了。

为了防止性能量被耗竭，这个时候
中医会用黄柏、知母之类的苦寒药清泻
浮越的“相火”，抑制一下病人的虚性亢
奋。在地黄丸系列的中成药里有个知柏
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
黄柏和知母，是地黄丸系列里清虚火力
量最大的，最能去虚火。

男性去火要慎用黄柏、知母
中国中医科学院有个老中医，经常

接治妇科男科不育不孕病人，他办公桌
的玻璃板下压的都是孩子照片，那些都
是经他治疗后生下孩子的患者送来的，
是他的成果。他每次给年轻人开黄柏、
知母时都会迟疑一下，因为这两个药入
肾经，他担心过分地泄肾的“相火”，会给
年轻人带来副作用，使他们失去正常的
性欲。

不同的中药有不同的经络归属：黄
柏、知母入肾经，治中医所说的肾的问
题；黄连入心经，治中医所说的心的问
题；黄芩入肺经，当归入肝经；黄芪、大黄
入脾经。不同的归经就是药物治疗时的
不同定位，药物对自己所入经的疾病治
疗起来更对症，效果更好。

同样是去火，心火盛时用黄连就比
大黄对症，牛黄清心丸吃了就不会腹泻，

因为药里没有入脾胃经的大黄；肺火盛
时，用黄芩就比黄连对症，黄连上清丸虽
然说是清上，肺和胃都属于上，但治肺火
盛的咳嗽就不得力，更适合的是胃火盛
的口疮。同样，肾阴虚导致的“相火妄
动”时也可能长口疮，用黄柏就比黄芩、
黄连对症，吃知柏地黄丸就比吃牛黄清
心丸好。

中医去“贼火”，降“相火”的同时也
很珍惜人体的正常之火，懂得投鼠忌器。
特别是开去火药时，忌讳苦寒性质药物，使
用入肾经的黄柏、知母更是注意，因为中医
的肾和生殖、性有直接关系。

从西医理论说，入肾经的去火药，比
如黄柏、知母，确实会影响人体的下丘脑
（性腺）这个内分泌轴的功能，从而影响
人的性欲。欲望也是一种火，但是正常
之火，是用元阳做基础的。火去得太狠，
就伤到元阳了，人就没欲望了。

中医对去火药很讲究，称“中病即
止”，就是病好了马上停药，不为别
的，就是怕伤人体珍贵的阳气。

人活着，各个器官组织处在有机运动中，那就是“火”的作用，中医正
规的叫法是“元阳”或“阳气”。“上火”分虚与实。“阳”超过了，人就“火”大
了。而虚的人“上火”，是“阴”低于正常水平了，把并不壮实的“阳”显了出
来，是“阴虚”。健康的人体应该有火力而不上火。本书从人体器官分门
别类介绍方法，以期建立人体阴阳平衡的完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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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谈话的人一个个被田家永感
动得热血沸腾

田家永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朱达
云的手，重重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
伙子，很年轻嘛！”朱达云双手握着田家
永的手，使劲摇晃着，说：“请田书记一
定放心，我一定做好工作！”田家永笑
道：“不光是让我一个人放心，你还要让

星明同志、非凡
同志和全体领
导放心！”朱达
云朝领导们深
深地鞠了一躬，
说：“请各位领导
放心！我提议，
万一选举再出
问题，全县的乡
党委书记全体
免职！”田家永马
上板了脸，说：

“达云，这不是玩
笑话！这不成
了连坐吗？”刘星

明马上替朱达云打圆场，说：“达云同志这
话，就是表个决心。我们相信你的决心，但
这个玩笑只到这里为止，说不得的。”

田家永又道：“达云同志，下午三点钟
你们召开代表团会，不得提前。三点钟之
前，不得透露谈话内容。下午三点半开选

举大会。请准时到会，不另行通知。我这
个市委副书记把会务工作都做了。”

田家永拍了朱达云的肩膀，又称他年
轻小伙子，还同他开玩笑说自己搞会
务。朱达云感动得差不多鼻子发酸，拱
手告辞而去。第二个代表团团长马上被
请了进来。李济运早做了安排，时刻有
三五个人在外头候着。田家永说的还是
那些话，就像播放录音。

谈完了四个人，盒饭送来了。大家
十分钟吃完饭，马上又开始谈话。进来
谈话的人一个个也都像朱达云，都被田
家永感动得热血沸腾了才出去。每进来
一个人，田家永都站起来握手，请他坐在
自己身边。谈完之后又站起来握手送
别，老朋友似的夸上几句。田家永都能
叫他们的名字，都只叫名而省去了姓，相
当于外国人喊昵称。一个乡党委书记，
这么近挨着市委副书记，平时是没有机
会的。县委、人大班子也环列而坐，暗生
一种震慑人的气场。

快三点的时候，李济运听得外头动
静，马上跑了出去。见来的是陈美，心想
坏事了。周应龙正好在会场里头，听得
动静也赶了出来。他马上掏出对讲机：

“快来几个人！”李济运忙碰了碰周应龙，
轻轻地说：“周局长，千万不要叫公安！”
周应龙就站着不动了，犹豫几秒钟仍进
了会场。

陈美看见了李济运，点着手指骂道：
“你说，你们对我屋星明做了什么？”“美美
你别激动，我们过去说话。”李济运说话间
拉住陈美，不让她往休息室里去。陈美甩
开他的手，嚷道：“你别碰我！”李济运怎么
也不能让陈美进去，拉住她说：“里面在开
会，有话同我说。”陈美说：“同你有什么好
说的？我屋星明就是你害的！”

李济运力气大，拉着陈美往外走，说：
“美美，星明突然犯了病，送到医院去了。”
陈美哪里听得进去，道：“我屋星明好好的，
哪有什么病？我才从医院回来，他睡得像
死人一样。医生说，县里领导叫人给他打
了镇静剂。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李济运
真不好开口，摇头半天才说：“美美，你得挺
得住。我相信星明只是一时的，他会好
的。”陈美说：“他本来就好好的，哪有什么
病？”李济运只得说：“星明突然精神失常
了，300多名人大代表可以证明。”

陈美身子一软，双脚打跪，瘫倒在
地。李济运忙叫过几个女服务员，说：“你
们把陈主席送到医院去。”几个女服务员不
知所措，迟疑半天才上前搀扶陈美。陈美
被扶出去好远，才又哇哇地哭了起来。

这时，几个警察赶了过来，想帮忙搀
扶陈美。李济运忙朝他们摇摇手。警察忙
闪开，站立两边。陈美果然高声叫
喊：“好啊，警察都来了啊，我们全家
都是坏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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